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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来”三座洞窟

9月17日至11月18日，“敦行故远：故宫
敦煌特展”亮相故宫博物院。展览设在午门
雁翅楼展厅，分为“丝路重华”“万象人间”

“保护传承”三个单元，展出来自丝绸之路
甘肃段的文物及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共
188件。展品还包括敦煌壁画临本35件，复
制彩塑6身，高保真数字化壁画复制品70余
幅，以及仿制华盖、佛塔等辅助展品20余
件。

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
丝绸之路由中原通向西域的咽喉之地，更
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
汇流的地方，文化多元举世罕见。

敦煌距离中原地理位置遥远，正常情
况下，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穿过连绵无
尽的戈壁、沙漠，走完2000多公里，才能到
达敦煌。如果说走进故宫是欣赏中国古代
宫殿建筑和皇家文物的集大成者，那么通
过“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一次展览，参
观者就可以把中华文明的两大代表都欣赏
到。

更为难得的是，从展厅出来，参观者可
以一秒钟穿越到“敦煌洞窟”中。这里有专
门搭建的临时展厅，里边有敦煌320、220、
285号洞窟模型，从中可以得到“复制壁画+
多媒体投影+3D模型+辅助展品”的立体化
体验。

众所周知，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
画三者相结合的立体艺术。每一座石窟都
是根据整体环境设计出来的，只有走进石
窟，才能真正读懂一面壁画、一尊佛像的含
义。然而，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即便是游
客亲自到了敦煌，也很难有机会充分领略
敦煌石窟的魅力。

以此次展出的285号窟复制窟为例，它
位于著名的敦煌九层楼以北，开凿于西魏
大统年间，唐、宋、西夏、元重修，是敦煌石
窟中最早有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285号窟
还被公认为是莫高窟早期内容最丰富的一
座。它融合了佛教、中国神话、道教、印度婆
罗门教诸神元素，既包括中国的传统神话
人物，也不乏西方的神灵，中西方不同风格
艺术在此处交汇，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285号窟的命运多舛。1924年，美
国人华尔纳第二次到敦煌。此前他到敦煌
就看上了285窟，这次准备要把整座洞窟的
壁画全部拿走。幸亏敦煌的老百姓出面阻
止，他的阴谋才没能得逞。

因为极其珍贵且富有代表性，285窟在莫
高窟也被称作“标准洞窟”，平时并不对游客
开放。关于它的内部面貌，人们只能通过图
片和视频素材去了解。近年来，随着科技的
进步，文物工作者成功将285窟进行全方位复
制，并对外展出。虽然只是复制窟，但是由于
还原度非常高，每次展出时，等待参观的人
们都会排起长龙，感受那份难得的震撼。

为了让更多公众欣赏到敦煌之美，展
览期间，故宫博物院与敦煌研究院将在“数
字故宫”“云游敦煌”小程序中推出特展专
题栏目，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
信、官方视频号等平台，对此次展览进行多
渠道多形式的传播，提供精彩丰富的线上
展示服务。

70年前的相遇

敦煌与故宫的上次“牵手”，还是70年
前。

1951年4月下旬，故宫午门城楼，进进

出出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即将举办的“敦煌
艺术展览”忙碌着。

一位戴着宽边黑框眼镜的中年人和一
位青春洋气的妙龄少女格外引人注目，他
们对展品认真进行检查，以避免一切疏漏。
中年人是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的常书
鸿，少女是他的女儿，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常
沙娜。

这年的1月，远在甘肃敦煌的常书鸿接
到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电报，要他
将历年完成的全部敦煌壁画临摹本带往北
京展出。几天前，周恩来总理决定，要在北
京举办一次大型的敦煌艺术展。听说国家
这么重视敦煌艺术，常书鸿非常兴奋。他迅
速收集整理好所有的壁画临摹本，赶往北
京。

常书鸿1927年赴法国留学，毕业于巴
黎高等美术学校。妻子陈芝秀也在法国学
习雕塑，两人琴瑟和鸣。留学十年间，常书
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奖
并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虽然在巴黎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
良好的生活条件，但他始终忘不了报效祖
国。1935年秋天的一天，常书鸿在巴黎塞纳
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
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里面有
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他首次
知道在中国西北大漠的深处，居然隐藏着
如此精美烂漫的艺术作品。

1937年回国后，常书鸿任教于北平艺
专，不久全面抗战爆发，他随学校一路南迁
至重庆。1943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常
书鸿带着12岁的常沙娜历经艰辛，终于来
到敦煌。

当真正看到这座艺术宝库时，常书鸿
无比震撼，并决定留下。他主持筹建了“国
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在次年出任第一任
所长。此后，父女两代将毕生精力用在了敦
煌艺术的整理、发扬、传承上。因此，常书鸿
也被尊称为敦煌的“守护神”。

在父亲的教导下，常沙娜集中精力在
石窟里临摹壁画，父亲要求她从客观临摹
入手后以整理临摹为准，让她系统地了解
敦煌各时代画风的特色。常沙娜将北魏、西
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
画全面临一遍，并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
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后
来，常沙娜的作品成了世人了解敦煌艺术
的一个重要途径。

1949年9月28日，敦煌和平解放，随后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
研究所”，直属政务院文化部文物局领导，
常书鸿继续担任所长。

为了帮助父亲筹备1951年这场在故宫
举办的“敦煌艺术展览”，常沙娜中断了在
美国波士顿的学业，返回祖国。可以说，
1951年那次展览确实来之不易。

敦煌与故宫

2014年12月，王旭东任敦煌研究院院
长，2019年4月，王旭东前往故宫博物院担
任院长。王旭东先后做过敦煌研究院和故
宫博物院的“看门人”，为故宫和敦煌再次

“牵手”创造了条件。
在王旭东看来，敦煌与故宫同为中外

文化之间、中国内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交
流融合的结晶。莫高窟壁画中出现了大量
西域民族的供养人形象，藏经洞已出土回
鹘文、粟特文、希伯来文等各类文字写成的
万卷文书和经卷。而在故宫里同样可见多
元文化的交流图景，例如钦安殿、咸若馆、
坤宁宫等带有浓厚的道教、藏传佛教、萨满
教等宗教气息，灵沼轩、倦勤斋等则是西方

文化的重要体现。
所不同的是，敦煌与故宫这两大文化

殿堂的形成，分别源于民间和国家两大力
量的推动。敦煌文化的形成来源于民间文
化信仰。洞窟开凿和保护的主体，均为僧侣
团队引领下的世俗供养人。例如莫高窟第
220窟从开凿到最后一次绘制，整整持续了
283年，这背后是翟氏家族五代供养人在信
仰推动下的辛勤付出。而故宫文化的形成
来源于国家意志。从建筑设计，到文物收藏
和书籍撰写，除非国家意志的支持不可完
成，是封建统治者“家天下”情怀的集中反
映。

然而，敦煌与故宫这两大文化遗产的
保护体现了国家与民间两种力量的结合。
敦煌文物的发现和保护，始于1900年道士
王圆箓对藏经洞的偶然发现。八国联军侵
华，藏经洞文物被西方探险家大量偷窃，流
失海外。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
成立。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
莫高窟崖体加固工程，并安排梁思成等知
名古建筑学家设计方案。此后，在国家和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以段文杰、樊锦诗等
为代表的一代代敦煌人，先后接手敦煌文
物的保护和研究事业，虽筚路蓝缕，却典守
终生。如今，敦煌研究院已成为我国拥有世
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
文博管理机构。

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和传承，同样体现
了国家和民间力量的紧密合作。1924年，溥
仪被逐出故宫，同时“办理清室善后委员
会”成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
式建院；1933年，故宫又开展了一项文物保
护的伟大壮举——— 文物南迁，使大批珍贵
文物免于战火侵袭。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进一步加
强保护和修缮工作，同时加强文物研究和
文化传播的力度。自2002年起，故宫博物院
启动“百年大修”工程；2004—2010年间，故
宫博物院开展了长达七年的文物清点工
作，让更多藏品重见天日；2013年，“平安工
程”项目启动，故宫开放参观面积达80%以
上，为进入预防性保护阶段奠定了坚实基
础。未来，故宫将继续推进平安故宫、学术
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

敦煌再度“牵手”故宫，意义超出了展
览本身。透过莫高窟，人们可以感受到中西
文化交流形成的不断创新的文化；透过故
宫，人们可以感受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汇
聚。正如王旭东所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
们希望这样的文化能够在各界的努力下传
播出去，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中华传统文
化的基因，看到文化自信。也希望全社会一
起守护文化遗产，让这些文化遗产活起来，
滋养我们每一个人。”

1600多年前，一位高僧在西
北戈壁荒漠的断崖上开凿了一
座石窟，此后千年里，这处断崖
陆续开凿出大大小小700多座石
窟，其无与伦比、举世无双的壁
画和彩塑，让敦煌“艺术宝库”
之名享誉世界。600年前，一位
皇帝在北京修建了一座宫城，
历经明清两朝修缮营建，成
为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
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时至今
日，紫禁城仍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顶流”。时隔70
年，这个秋天敦煌“重回”
故宫，两大巨头的文明对
话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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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展览现场

汉代“敦煌”简

“丝路重华”单元展出的敦煌

研究院藏六字真言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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